
位外国音乐家写一部歌剧剧冬 无从
粼

，

来信问我
，
我才将以上情节告诉他们

。

齐尔品先生在上海开了多次音乐会
，
临

别时我们到火车站去送他
，

车开时他扬
游

中的五线谱纸
，
表示要我努力创作

，
想不到

这也就是我们永别的时刻
。

、
齐尔品先生是唯一热爱中国音乐的西方

他齐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演奏宣传
，

一

他自已也创作不少中国风格的作

品
。

中国音乐家永远怀念他
，
尊敬他 � 在他

逝世五周年的时刻
，
也是上海音乐学院五十

五周年纪念的时刻
，
上海交响乐团将演奏他

的 《 第四交响
·

曲 》 ，
上海音乐学院也将举行

纪念音乐会
，
演出他各种类型

「

的作品
。

����年 �月 � 日于上海

气 �
、 、 ’

难 以 忘
·

却 的
了 �

回 忆

�

一一怀念 萧 友梅 先 生
‘

丁 善 德

流逝的时光
，
不断带走我的一些记忆和

印象
，
而有一些却象溪流里的石块

，

越来越
·

清晰
。

萧友梅一毓的老师夕液国音乐级育
事业的奠基人

，
虽然早已离开了我们

，

但他的

音容笑貌却一直活生生地留在我们赫海甲
。

萧友梅先生曾留学德国户德意志民族素

有的严谨作风
，

对他不无影响
。

他非常珍惜

时间
，
不苟言笑

，
从不无事闲聊

，
与学生的

接触很少
。

大家私 下 叫 他
‘，��� � “

�� 。 ” 。

一次
，
我有事去找他

。

到他家后
，
我站在客

厅里等候他
。
经过通报后

，
他从楼上下来就

站在楼梯旁同我讲话
，

听明我的来意后
卜，
说

声 嘱见 ” ，
便转身上楼

，
没有二句多余的

话
。

但他决不是那种痢板
、

冷漠的人‘ 他对
学生很爱护关心

，

有深厚的感情
，
有时还很

富有幽默感
。

我跟他学过一主和声
。

他改题

一丝不苟
，
讲解形象生动

。

一次
，

他给我们

讲和弦转位
，

一

有的同学听不懂
，
就说

� “
从

主和弦原位到第一转位
，
变城�己知弦

，
不能

因为低音 是 ��了
，
就把它当作 �级和弦

。

譬如我萧友梅
，
把鞋子脱掉顶在头上

，
还照

样是我萧友梅 ” 。

大家都笑开了
。

然而
，
作

为他的学生
，
我感受最深的

，
还是他对学生

深挚的帮助和殷切的斯望
， ·

尤其是他那热切

的爱才之心
。

职 ����年 �月
，万他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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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音乐院登出了一则招生广告
。

当时
，
我在

昆山上中学
，
对音乐十分喜爱

。

中学校长对

我说
� “

蔡元培
、

萧友梅都是德高望重的有

识之士
，
他们办的学校 不 会 错

，
你 去报考

吧 ” 。

由于接触有限
，
我对民族音乐比较熟

悉
，
对钢琴

、

小提琴等则一窍不通
，
音乐基

础比较差
。

入学考试时
，
我弹奏了几首琵琶

曲
。

萧友梅亲自听了我的演奉
。

他在问了我

一些问题后
，
认为我虽然不会小提琴

、

钢琴
，

但琵琶演奏得很乐感
，
因而表示满意

。

我就

这样被录取了
，
成了该院早期的学生

。

萧友

梅办校并没有照搬外国的一套
。

当时音乐院

的课程设置
，
虽然以学习西洋音乐为主

，
但

同时专设有国乐组
。

可见他对民族音乐也是

重视的
。 �

我入学后开始就是以琵琶为主科
。

钢琴是我的副科
，
但我很用功

，

进步快
，

一学期下来
，
就转为以钢琴为主科

。

第二学

期
，
更是进步飞快

，
学期结束的时候

，
萧友梅

要选我到广播电台演奏
。
这简真是我做梦也

不敢想的
。

不管怎么说我进步快
，
起点毕竞

太低
，
学习时间又短

，
程度忱我高的大有人

在
。

但萧友梅却认为我音乐表现好
，
选上了

我
。

在这难以置信又不容置疑的事实面前
，

我除了感激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注外
，
尤为钦

佩他那么出众的识才 用 人 的 睿智和果或
。

����年
，
我进入第二学年的时候

，
钢琴

系新来了一位查哈罗夫教授
，
他是著名的俄

籍钢琴家
。

当时学生可以 自选 老 师
。

开学

前
，

学校公布每 位 教 师 的课时
，
任学生挑

选
。

我何尝不想要个好老师
，

但一看其他教

授都教十二个学生
，
而查哈罗夫只教七名

，

不少程度深的同学又都选了他
，
自己水平不

如他人
，
就不敢再存那份奢望了

、
不料

，
在

公布的名单里
，

我竞是查哈罗夫班上七名学

生之一�别提当时有多高兴了
。

我知道
，
这

又是萧校长的主意
，
想必是他作的安排

。

如

此厚爱
，
怎不叫我刻骨铭心

。

萧友梅对那些有才能的穷学生总是尽力

帮助
。

与我同时入学的洗星海
，
因为经济困

难
，
想半工半读

。

他会吹单簧管
，

萧友梅为

他联系了
“
工部局

”
乐队

，
并亲自带他去报

考
。

只是因为当时这个交响乐队里全是外国

人
，
中国人没有极高的水平根本进不去

，
萧

友梅也就爱莫能助
。

萧友梅办校确实具有发展我国音乐教育

事业的雄心和魄力
。

他不仅不拘一格地招收

有音乐才能的学生
，
而且不惜代价聘请最好

的教师
。

为了说服查哈 罗 夫 出 任
，

他不仅
“
三顾茅庐

” ，
而早破格优待即为一例

。

鲍

里斯
·

查哈罗夫曾在圣彼得堡音乐院当了七

年教授
，
后随妻子一一著 名 小 提 琴家西西

里
·

汉逊弃世界各国巡回演出
。

在 日本闹离

婚后他到厂中国
，
去向一时未定

。

萧友梅第

一次上门请他时
，
他不无嘲讽地说

� “ 我能

为中国的钢琴学生做些什么呢了�’， 当时中国

钢琴学生的水平还很低
，
一般只能弹些小奏

鸣曲
，

难怪这个高手不乐意任教
。

但萧友梅

理解他
，
并深信

“
精诚所至

，
金石为开

，， 的

道理
，
一次不成并不气馁

，卜

又 二 次 三 番登

门
，
请他帮助提高中国的钢琴水平

，
萧先生

终于打动了他
。

当时
，
音乐院一般教授的月

薪是二百元
，
查哈罗夫作为特约教授拿四百

元
，
和校长萧友梅一样多� 一般教师教十二

个学车
，
他教七个

。
由此可见萧友梅的求贤



之心
。

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这番 心 血 没 有白

费
。

查哈罗夫来校后
，
学校的钢琴教学水平

提高很快
。

他不仅教授钢琴演奏技巧
，
而且

向学生介绍大量世界钢琴文献
，

大大提高了

学生的演奏水平和音乐修养
。

根深叶茂
，

今

天上海音乐学院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钢琴教学

水平和查哈罗夫等人的贡 献 是 分 不开的
。

����年
，
我担任波兰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评

判时
，
与苏联钢琴家涅克赫斯相遇

。

他大为

困惑－中国这个东方国家
，
对西方艺术竟

有这样深的理解和技巧
，
总有什么历史背景

吧
。

我就直说了
� “

中国多亏在����年请到

了查哈罗夫 教 授
”
他 一 听 跳 了 起 来

，
嚷

道
� “

是不是鲍里斯
·

查哈罗夫
，
我找了他

好久
，

原来他到中国去了
，
难怪中国钢琴水

平这 么高 ” 。

查哈罗夫对我国钢琴艺术的贡

献是不可低估的
。

我跟查哈罗夫学了六年
，
当他的学生不

容易
，
但很痛快

。

上课时
，
哪儿弹错了

，
或

不符合要求
，
挨骂

、

被拧脖
、

按膀肩
、

敲脑

袋是家常便饭
。

我知道他是恨铁不成钢
，
只

恨自己不争气� 弹得好了
，

他就喜形于色
，

拍肩
、

搂抱
，
十分爱抚

，
我 也 感 到 痛快极

了
。

每当我参加学校音乐会
，
结束时他一定

要找到我
，
有成绩就表扬

，
有不足就批评

。

我由衷敬爱他
，
怕惹他生气

，
因此上他课思

想负担很重
，
课前吃不下

，
睡不香

，

听到他

的脚步声
，
心发紧

，
手发颤

。

然而
，
全靠这

位严师的悉心指教
，
六年后

，

我获得了钢琴

系高级毕业的文凭
，
成为第一个在全国公开

举行个人钢琴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
。

查哈罗夫在教学上丁是丁
，
卯是卯

，
不

讲半点情面
。

当时学生专业课学满��个学分

作为中级结业
，

可以取得专修科毕业文凭
。

萧友梅有个妹子叫萧婉询
，
她已经学了��个

学分
，
如果钢琴考试通过

，
可 以 专 修 科毕

业
。

考试时
，
查哈罗夫 先 听 了 李翠贞的演

奏
，

给她打了��个学分
，

考试成绩 ���分作

为高级毕业
。 一

轮到萧婉询了
，

听 了 她 的 演

奏
，
查哈罗夫摇头了

，
他说

� “
她这��个学

分哪里来的
，

我看她只有��个学分的程度 ” 。

萧婉询毕业不了
，
就此辍学

。

查哈罗夫不会

不知道她是校长的妹子� 萧友梅也从来没有

过问此事
。

可见一个铁面
、

一个无私
。

萧友梅不仅请了查哈罗夫这个最好的钢

琴老师
，

还请了最好的小提琴教授
、

大提琴

教授
、

长笛教授
、

作曲教授
、

声乐教授等 �

他不仅请最好的音乐教授
，
连文化课的教授

也都请最好的
。

工部局交响乐队的水平在远

东居于首位
。

萧友梅 把 它 的 首席小提琴富

华
、

首席大提琴佘甫础夫及其他首席乐师一

一请来任教 � 黄自留美归国不久
，
他就慕名

上门
，
请他担任理论作曲教授

，
后来兼教务

主任
。

著名声乐家苏石林也应邀任教 � 语文

老师龙榆生
，
是当时有名的词学专家

，
英语

教师梁就明是留学回来的硕士… … 。

国民党政府根本无心顾及音乐教育
。

学

校经费少
，
校舍小

。

但萧友梅本着发展我国

音乐教育事业的高度负任感和强烈事业心
，

不知疲倦地工作着
，
不屈不挠地奋斗着

。

学

校终于越办越好
。

每举办一次音乐会
，
都给

人耳目一新的感觉
。

短短几年功夫
，
学校从

无到有
，
很快走上正规

，
距离世界水平越来

越近
。

我在校七年
，
眼见它 日新月异的变化

。

上海国立音牙院成立于����年
，
后改名

国立音专
，
解放后名上海音乐学院

，
是我国

最老的音乐学府
。

它仍在稳步提高
，
世界上

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它
，
赞誉它 � 它象摇篮

一样
，
把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材贡献给

社会
。

他们中不少人是驰名中外的音乐家
，

是新中国音乐事业的中坚 � 他们遍布在祖国

的四面八方
，
为我国音乐事业辛勤耕耘

。

历

史不容割断
，
没有昔 日上海国立音乐院打下

的牢固地基
，
就不会有今天上海音乐学院这

座壮观的大厦
。

在我国音乐教育事业欣欣向

荣
、

大有希望的今天
，
我们不会忘记你

，
上

海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
，
我国音乐教育事业

的奠基人－萧友梅
。

老师
，
你的未竟事业

后继有人
，
你的可贵精神正在发扬光大

，
你

可以笑眠九泉了
。


